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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不可
胜计。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
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霭，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
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散文。
唐宋散文，上承先秦汉魏六朝，下启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散文发展

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时名家辈出，各具个性，文体大备，丰富
多彩，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又多有传世名作，可谓盛况空前，震
古铄今。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
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所面临的社会

历史背景不同，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
不尽相同。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其文多涉及“道统”之类，追往圣，
继绝学，为复古张目，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柳、欧、王
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漩涡，所以他们
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
心，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也有对衰风弊习
的斥讽。其笔触所及，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丰富。而“三苏”更以
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文立足现实问题，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旁征
博引、气势磅礴，多史论之作，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摇旗呐喊。曾巩
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王安石之显赫，仕途亦不如柳宗元、苏轼之多
坎坷，其文多阐述古文理论、劝诫后学上进之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都铸成了自

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韩愈之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之思理深
邃，牢笼百态；欧阳修之唱叹多情，从容不迫，无艰难劳苦之态；王安石
之锋利劲峭，绝少枝叶；曾巩之醇朴平实，深切往复；苏洵之纵横雄奇，
尤长策论；苏轼之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宛转曲折，各尽其妙；苏辙之
委曲明畅，一波三折等。应该说，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文学的自觉”、
艺术的追求上，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六朝人要更向前跨进了一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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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虽力反六朝颓风，对其文笔之辨、文
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
质。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辞藻等方面的重重束缚，在熔冶古人
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从而创造出随势
而异、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
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当然，唐宋散文作者堪称大家者，远不止上述诸人，其他如晚唐小

品文作家罗隐、皮日休、陆龟蒙，以及北宋的范仲淹、司马光等，都颇具
大家风范。但在散文理论的构建、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上述诸大
家却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此八大家之作，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
高成就。于是，我们将其辑录编译，详加校勘，名曰《唐宋八大家》以飨
广大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
值，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
借鉴。
诸大家除散文创作取得很高成就外，诗词方面亦有可观之作，韩

柳的诗，欧阳修、苏轼的词，均当之无愧地属大家行列。本书在重点突
出八大家散文创作成就时，对韩愈、柳宗元的诗，欧阳修、苏轼、苏辙、
王安石的词也一并铺陈，进一步张扬其大家气象，以彰其为中国文学
的发展所做出的继往开来的重要贡献。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猝，书中恐怕难免有贻误不当之

处。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
修正。

编　者
２００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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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

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

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

州。后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主张文章应“明道”、“致

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

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

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有《欧阳文忠公集》。

朋党论

宋仁宗庆历初，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改革弊政，推行新政，起用大

批革新之士，朝野上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以夏竦（ｓǒｎɡ）、

吕夷简等为首的守旧派势力不甘心失势，继续阻挠历史前进的车轮，

他们诬蔑攻击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为“朋党”，作者针对

他们别有用心的攻击，写了这篇《朋党论》，以正视听。

作者并不回避“朋党”二字，开宗明义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

理直气壮，直封对方之嘴。但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以同道为

朋”，是“真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是“伪朋”。接着纵论史实，援古证

今，阐明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最后指

出君主应当对此引以为戒，当此革新进取之时，千万不要为小人的胡

言乱语而乱了方寸。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

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

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

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

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

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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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

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汙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

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

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

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

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

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

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

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

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

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

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

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

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

臣听到有对朋党的议论，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我只希望君主区

别他们是君子的还是小人的。大体上，君子和君子是因为有共同的道

义才结成朋党的；小人和小人是因为有共同的私利而结成朋党的。这

是极为自然的道理。

但是，臣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那是什么缘故

呢？小人喜爱的是俸禄，贪图的是财物。在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

时彼此勾结形成朋党，那是虚伪的。等到他们看见有利可图时，就争

先恐后，力争抢在前头，如果无利就相互疏远，甚而彼此伤害，即使他

们的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顾全。所以，臣以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

时结成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却不是如此。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所实

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气节。用这种思想来修养身心，就能共

同坚守道义而且互相帮助；用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就能同心合力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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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起获得成功。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结成的朋党。所以，作为君

主，应当斥逐小人结成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结合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

能达到大治了，随之而来的那就是太平景象。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汙兜等四个人结成一个朋党，君子八元、

八恺等十六个人结成一个朋党。虞舜辅佐唐尧，逐退了四凶小人的朋

党，进用了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天下太

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后夔、稷、契等二十二个人一起在

朝堂上做官，互相尊重，互相谦让，共计二十二人结成一个朋党，虞舜

都信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天下太平。《书经》上说：“殷纣王

有亿万个臣子，就有亿万颗心；周武王有三千个臣子，却只有一颗心。”

殷纣王的时候，亿万臣子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思，可以说没有结成朋党

了，但是殷纣王终于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个臣子形成一个大朋

党，周朝却因此兴盛起来。后汉献帝时，天下的著名人士几乎全被逮

捕囚禁起来，看作是同伙的党人。直到黄巾军起义，汉朝大乱，才后悔

醒悟，完全解除了所谓党人的囚禁，并且释放他们，可是已经没有办法

挽救汉朝天下大乱的局面了。唐朝末年，渐渐兴起了朋党的论调。到

了昭宗的时候，朝堂上的名臣被斩尽杀绝，有些人被扔进黄河，说什

么：“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把他们投进‘浊流’。”唐朝也随之而灭

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够使人人怀着不同的心思而不结成朋党的，

没有谁赶得上殷纣王；能够禁止贤能的人结成朋党的，没有哪一个赶

得上汉献帝；能够杀光“清流”结成的朋党的，没有哪一代比得上唐昭

宗统治的时代。可是他们的国家都亡于动乱。互相尊重、谦逊退让而

且不自相疑忌的，没有哪个朝代赶得上虞舜时的二十二个臣子；虞舜

也不怀疑他们，并且都重用他们。因此后代的人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

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而称赞虞舜是耳聪目明的圣人，因为他能够

区分君子和小人。周武王的时候，倡导他的国家的三千个臣子联合起

来结成一个朋党。从古以来结成朋党的人数多、范围广、声势大，没有

哪一代赶得上周朝，这就是周朝因为用朋党的力量而兴盛，贤能的人

虽然多却还不满足啊。

请注意！历史上的太平或者动乱、兴旺或者衰亡的事迹，作为君

主的，都是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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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囚论

唐贞观六年，唐太宗下令把已判死刑的三百九十名罪犯释放回
家，并限定他们第二年秋天一定要回来报到接受死刑。第二年九月被
释放的罪犯全部自动归案，无一人逃亡。唐太宗将其全部赦免。对这
一历史佳话，欧阳修却认为唐太宗此举是不近人情、不可为常法的，是
一种“上下交相贼”的行为，指出国家的法治必须“不立异”、“不逆情”，

才能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使那些奸佞残暴之徒不敢存侥幸心理以身
试法。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
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
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
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
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
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
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
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
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
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
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
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
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
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信用、道义应该用在品德美好的人身上，徒刑、死罪应该施加到品
德败坏的人身上。刑罚判处死罪的，一定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品德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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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人当中的特别坏的人。宁肯为正义而死，不肯随便侥幸地活着，

因而把牺牲性命看作像回家那样自然，这又是品德好的人当中尤其难

得的人。

在唐太宗继位后的第六年，审查了判处杀头的三百多名罪犯，下

令释放他们回家，命令他们到时候自己归来接受死刑。这是拿品德好

的人难做到的事情，要求品德最坏的人一定要做到。那些罪犯到了期

限，终于自动归来，没有一个过期的，这是品德好的人难以做到的事，

却成为品德最不好的人容易做到的事。这难道是与人情相近的事吗？

有的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品德坏的小人了；但是，等到恩德降

临到他身上，可以使他转化成为品德好的人。因为恩德进入人的思想

深，改变人的行为就快，是有这样的人的。

我说：唐太宗之所以做这件事，正是因为他想追求以德服人的好

名声。然而，怎能知道唐太宗在释放罪犯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一定

会回来希望赦免，所以释放他们的呢？又怎么知道罪犯们在被释放回

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只要自动归案就必定获得赦免，所以又归来

的呢？如果是唐太宗料到罪犯们一定会归来才释放他们，这就是上面

窥测下面的人心；如果是罪犯们料到唐太宗一定会赦免他们才回来，

这就是下面窥测上面的心思。我只看到上面和下面互相窥测来凑成

这种美名，哪里有所谓施舍恩德的皇帝和哪里有知道信义的罪犯呢？

否则，唐太宗对全国人民施行恩德，到这时已有六年了，六年都不能使

品德坏的人不干最坏的事，不犯最大的罪；却用一个短时间的恩德，就

能使罪犯们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了信用和道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

论呀。

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做才对呢？我说：先释放一批罪犯，如果他们

按期归来，就杀掉他们，不要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罪犯，如果他们又

归来，那就可以知道确实是被恩德所感召的了。然而，这是肯定没有

的事情。至于释放后能归来就赦免他们，偶尔可以这样做一次；假如

一再这样做，那么，杀人的都可以不死了。这能作为治天下的正常法

制吗？不能做正常的法制，难道是圣人的法制吗？因此，唐尧、虞舜、

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法制，一定要植根在人情之中，不标榜特殊来显

示高明，不违背人情去追求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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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欧公作此文上书宋仁宗，陈述急务五事。文
中，欧公针砭时弊，痛切指出宋仁宗时政事之失，并逐一拈来，意在为
当时统治者致警。

此论围绕足财、驭兵、立制、任人、尚名五者，揉弄出反正偏全之无
穷变相，如花舞风、丝丝入扣。更兼举用五代故事与当世景况相较，正
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从而增添了文章的力度与分量，极具说
服力。

尤为难能的，则是本文于低徊扼腕之感叹中将政事之失的五方面
绝妙地蝉联贯穿。全文如行云流水般舒展晓畅，悦目怡情。

【原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尧、舜之书略矣，后世之治天
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三王之为治也，

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天下有定
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
下简而不劳。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
也。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
使，风俗淳厚，而王道成矣。虽有荒子孱孙继之，犹七八百岁而后已。

夫三王之为政，岂有异于人哉？财必取于民，官必养于禄，禁暴必
以兵，防民必以刑，与后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后世常多乱败，而三王
独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后，而为之有条理。后之有
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劳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乱败及
之，而辄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后而已。

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
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

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
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
而节兵，立法以制财，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
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

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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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

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

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以五者

之不备故也。

请试言其一二。方今农之趣耕，可谓劳矣；工商取利乎山泽，可谓

勤矣；上之征赋榷易商利之臣，可谓纤悉而无遗矣。然一遇水旱如明

道、景祐之间，则天下公私乏绝。是无事之世，民无一岁之备，而国无

数年之储也。以此知财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

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

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

不劳之赏三年而一小遍，所费八九百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

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群聚而呼，

持梃欲击天子之大吏。无事之时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

夫财用悉出而犹不足者，以无定数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未得

其术。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财匮兵骄，法制未一，而莫有奋然忘身

许国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无人也。彼或挟材蕴知，特以

时方恶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敛，不敢奋露，惟恐近于名以犯时人所恶。

是以人人变贤为愚，愚者无所责，贤者被议疾，遂使天下之事将弛废，

而莫敢出力以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

皆废也。

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

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夫五代之主岂皆愚者

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有不能为者，时也。

当是时也，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

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狭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

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

守，不幸孱子懦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

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以残弊之民人，赡无赀之征赋，头会箕敛，犹

恐不足，尚何曰节财以富民？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

桷则栋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圜矩方而为制度乎？

是以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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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语曰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言有资者其为易也。方今承三圣之基业，据万

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

取，不可谓乏财。六尺之卒，荷戈胜甲，力彀五石之弩、弯二石之弓者

数百万，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谓乏兵。中外之官居职者数千员，官三班

吏部常积者又数百，三岁一诏布衣，而应诏者万余人，试礼部者七八

千，惟上之择，不可谓乏贤。民不见兵革于今几四十年矣，外振兵武，

攘夷狄，内修法度，兴德化，惟上之所为，不可谓无暇。以天子之慈圣

仁俭，得一二明智之臣相与而谋之，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

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

道德，可兴尧、舜之治。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

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

此甚可叹也。是所谓居得致之位，当可致之时，又有能致之资，然谁惮

而久不为乎？

【译文】

天下的事情有本有末，治理天下的人有先有后，记录尧、舜之书的

文字都很简略，后代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因为

他们推究事情的本末才知道做事情的先后。三代的君王治理国家，把

贡赋平均分配到天下的百姓，把爵地平等分配给各邦国，用井田制的

办法使老百姓安居，用职责任命官吏。全国有规定的贡赋，分封的邦

国有规定的制度，百姓有固定的生计，官吏有明确的职责。让百姓勤

劳供奉官府而不困乏，政府有效地治理百姓而不过于辛苦。财力足够

使用并且可以防备自然灾害，军队能够防御灾祸却不至于制造灾患。

这些条件都具备了，然后可以整治礼乐，用仁义来教化引导他们。因

此他们的政事容易实施，他们的百姓容易驭使，民风民俗淳朴浑厚，这

样王道就实现了。即使出现了荒淫无能的后代继承统治，也能维持统

治七八百年。

三王治理国家，难道有和常人不同的吗？财赋从百姓那里获得，

官吏要靠俸禄养活，禁止动乱要使用军队，防备百姓要用刑罚，与后代

的统治者使用的方法大致是一样的。但后代经常发生动乱失败，而只

有三王能使其安定，为什么？三王善于推究事情的本末，知道先后顺

序，做起事情就条理清晰。后来统治天下的人，谁不想使国家安定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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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得到治理？但越花费心思治理越达不到目的，内心经常担心混乱败

亡的到来，却总是要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推究本末，不了解先

后顺序罢了。

现在要做的事务很多，需要先做的有五件。其中两件是有关官员

知道的，另外三件却还没有被考虑到。满足天下的需用，没有比财赋

更优先，关系天下的安危，没有比军队更重要，这是官吏们知道的事

情。但财赋富足了，需求没有限度，使用也没有限度，那么下面越枯竭

上边越辛苦。军队强大了，却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么军队骄横就会生

发祸乱。因此善于节省财赋，善于使用军队的人，没有不优先创立制

度的。制度已经制定完备，军队已经可以使用，财赋已经能满足需要，

使其被遵守，没有比任用人更重要的。因此平均财赋并且节约军费，

建立法规以约束他们，任用贤良以遵守法规，尊重名流以劝勉贤才。

这五件事同时实施，是治理天下的平常事务，现在的社会需要先办的

事情，却是负责的官员忽视的地方。

现在四海之内没有灾乱，朝廷的政令没有欺压百姓，自然界没有

大的水灾和旱灾，皇帝和大臣没有上下不和的现象。以如此安定广阔

的天下，没有任何问题的地方，但南方的少数民族敢杀害皇帝任命的

官吏，西方的少数民族敢出现不驯服的头领，北方的少数民族敢有行

平等之礼的皇帝，这是什么原因呢？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加，土地的产

量越来越大，国家的需用越来越急，四方的少数民族不服从，中国的地

位不尊贵，全国财源枯竭，天下不安定，为什么？是因为五件事情没有

齐备的缘故。

请让我尝试着谈一两件事，现在农民忙于耕作，可称得上很劳累

了；做工经商的人为谋利四处奔波，可称得上辛勤了；朝廷设置的控制

全国赋税和重要物资专卖的官吏和机构，可以称得上细致完善而没有

遗漏了。但是一旦遇到像明道、景祐年间的水旱灾害，全国上下无论

公家私人都会贫乏困绝。这样平安无事的年代，百姓没有一年的储

备，国家也没有数年的储备。由此知道财产的不富足。古代善于用兵

的人，可以让士卒为他们赴汤蹈火。现在厢军和禁军，官吏不敢使用，

到不得已的时候暂时使用他们，就称这为暂时借用。那些官兵互相转

告说，官吏央求我们了。而调遣军队的公文也称为请求。那赏赐是用

来酬谢慰劳的，现在因为大礼的原因，即使没有付出任何劳动三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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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赏赐一遍，用款八九百万，官吏不敢延迟一天。兵士得到赏赐，不因

为没有功劳而感到羞愧，而是称赏赐量的多少，比较赏赐的好坏，稍不

如意，就聚集起来呼叫，拿棍棒想攻击朝廷的官吏。没有事情的时候

还像这样，由此知道士兵的骄横。

财物全部都拿出来却依然不能满足的原因，是因为支出没有规

定。兵士敢于骄横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正确地使用他们。因此知道制

度没有建立。财物匮乏，兵士骄横，法规制度没有统一，没有奋不顾身

以身报国的人，因此知道不善于任用人。不能任用贤人，并不是没有

贤人。那些有才干有知识的人，不过因为当时人们正厌恶喜好名声的

人，每个人都隐藏收敛，不敢振作暴露，惟恐出了名触犯当时人们所厌

恶的东西。因此人人由贤良变为愚钝。愚钝的人没有被指责的地方，

贤良的人却遭到讥笑厌恶，就使得天下的事情将要懈怠荒废，却没有

人敢出力。这是不喜欢名声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忧患。所以说五件

事都要荒废。

往日五代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极至，五十三年之间变更了五个姓

氏的十三个君王，因为亡国被杀死的有八个。在位时间最长的不过十

余年，短的甚至只有三四年就灭亡了。五代的那些君主难道都是愚昧

的人吗，他们的心里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实行长治久安的大计吗？但

是他们的力量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的制约。

那个时期，东边刘崇的北汉据山西，西边有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

蜀占据四川等地，北边有契丹，南边有杨行密的吴据江淮、李昪的南唐

占据江南、王审之的闽据福建、刘岩的南汉据南海、钱镠的吴越据两

浙、马殷的楚据湖南、高季兴的南平据荆南，天下分为十三四，中原被

四面围绕。以非常狭窄的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实行割据，那些统治天

下的人，治理国家的时间大都很短，威望德行没有融洽。强暴的君王

勇猛的国君凭借武力实施统治，仅仅能够维持统治，不能庇佑懦弱的

子孙，不过传位一两次就要陷于乱败。因此养兵就像让童子去吃虎狼

的肉，因为害怕不敢吃，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制约！以残破疲惫的百姓，

供给没有限度的征赋，横征暴敛还怕不富足，还谈什么节约财赋以使

百姓富足！天下的局势正如一间破屋子，修补内室则墙角坏了，修整

椽子则栋梁倾倒，拼命支撑着，勉强存在罢了，哪还有时间制礼作乐，

对各方面进行约束，建立健全制度呢？因此军队没有制约，财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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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都只是苟且存在罢了。

至今宋朝存在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息了叛乱，没有能与我们抗
衡的敌国；对内消除了藩镇割据，没有强大的叛逆的臣子。天下合而
为一，海内平安。建立国家的时间不能说不长，天下不能说不广大。

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说的是有资产的人做起来很容易。现
在继承三位圣人的基业，拥有着万乘的尊名，由于有四海一家之天下，

所有大禹九州的土地没有不缴纳贡赋的，只任皇帝取用，不能说缺乏
财用。强壮的士兵，持着戈穿着盔甲，使劲能拉开五石的弩，弯二石的
弓箭的士卒有数百万，只听皇帝的管制和命令，不能说缺乏士兵。朝
廷内外的官员有数千人，三班院和吏部时常积压的官员又有数百人，

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应试的有一万多人，参加礼部考试的有七八
千人，全由皇帝选择，不能说缺少贤良。百姓没有经历战争快四十年
了。对外整顿军队，排除夷狄，对内建立法制振兴德化，只听皇帝的命
令，不能说没有空闲。以天子这样的慈圣仁俭，得到一二个聪明智慧
的大臣相与协助谋划。天下积聚的财物，能够像汉文帝、汉景帝时期
那样富足；制礼作乐，可以像周朝那样兴盛；奋发威烈，以光耀名誉，可
以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声名显赫；论道德可以兴起尧、舜那样天下大
治的局面。但是财物还不够朝廷的使用而百姓已经疲惫，军队不能够
威慑敌军却敢于在国内骄横，制度不能成为万世的法则却日益细碎杂
乱，一切得过且过，与五代的时候没有差异，这真是太让人感到惋惜
了。这是占据着在政治、军事、文化上能达到大治的地位，又有着实现
天下大治的有利时机，还有达到大治的资财。那么究竟害怕什么而长
期不思改革图治呢？

原　弊

这是一篇推究时弊的文章。

本篇立论精辟、高屋建瓴，缔结处亦整而不板。欧公以其纡徐委
曲、条达疏畅的文笔以及明白易晓的语言指陈时弊，痛快淋漓。文章
开宗明义、直入主题，继而提出看法与主张。在此，欧公作文最堪称道
之处在于：他不同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之一般文人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而是以实干家的精神，怀悲梗悬盼之心针对时弊进行分析与探究，并
试图加以解决。欧公之宰相之才于文中尽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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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孟子曰：养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故农

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

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

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

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

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

如此，而最备于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

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

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

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

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核橡实，孟子所

谓狗彘之食也，而卒岁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

此甚可叹也！

夫三代之为国，公卿士庶之禄廪，兵甲车牛之材用，山川宗庙鬼神

之供给，未尝阙也。是皆出于农，而民之所耕，不过今九州之地也。岁

之凶荒，亦时时而有，与今无以异。今固尽有乡时之地，而制度无过于

三代者。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其为术相反而然也。昔

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农，又为

众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何谓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请详言之。今

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仰衣食而养妻子者，曰兵戎之

民。此在三代时，南亩之民也。今之议者，以浮图并周、孔之事曰三

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国备，不可以去，浮图不可并周、孔，不言而易

知，请试言之。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

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

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

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

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惟耗农民

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

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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